
4 圆园23年 6月 2日
山海泉 责任编辑 徐展 助理编辑 王彩旗 E-mail:sdkdb@sdust.edu.cn

拜读过梁衡先生大作“宋朝的雨”，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无疑是苏东坡与杭州相遇，也是梁衡先生与西湖苏堤、白堤

相遇。那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雨，也是一幅跨越千年的美丽画
卷。

苏轼迎风而立，站在苏堤上，仿佛在等待着谁。是一场
绵绵细雨，洗刷着时空的污秽。雨停时，一首千古绝唱脱口
而出。“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
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时空中遗留下的宝藏，更是对后
人的期待。

终于一场雨悄然而
至，是一场春雨，雨是静
止的，是细腻的，在无风
中自由下落，万物正在
悄然复苏，完美诠释了

“润物细无声”。这真是
一场生命之雨。此时，他
正在听雨，雨中充满了
仇恨，可为何还要滋养
初春的生命呢？新生的都是腐蚀的，也是污秽的。旧生才
是真谛，才是万物之根。旧生带动新生，而新生却陷入
时空等待被洗刷。

先人听雨，郑愁予先生“听听那冷雨”，是用
心去听，是灵魂和这个纯洁的世界接触。“我哒
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
个过客”。戴望舒的《雨巷》，如今再读，依旧
可以感受到那年世界里的黑暗，无边无
际。在黑暗中却透漏出一丝光芒，雨依旧

在下。今人听雨，除却追随子美深夜茅屋
中感叹忧国忧民，除却仰慕义山西窗剪

烛畅谈思念之情，除却敬佩子瞻沙湖道遇雨却竹杖芒鞋的
豁达，人是听不到雨声的。他们打破了桎梏，飞出了牢笼，

展开着双翼，只身为灵魂，等待着灵魂。今人心里却是杂念
的雨。

在外卖小哥雷海为与北大高材生彭敏的终极对决中，
至今我还记得康老师那句话，这是一个外卖小哥该有的想
象吗？他做到了，康老师震惊了，观众们震惊了，“雨”也震惊
了。殊不知，雷海为已度过了无数个“剪烛西窗，夜话巴山”

的夜晚。这是一场夜雨，
无声无息，即便路上魂
人不能发觉。多少人已
被魂化，像傀儡一样被
操纵，被玩弄，强迫着去
生活却又被生活强迫

着。即便这样，又有多少
人早已丧失理智，人心
不古。若是梦中遇雨，撑
开一把伞，独自走在幽

深小径，凄冷悲寂，凌风拂过耳畔，却吹不去已沾的雨。
雪野茫茫，一颗孤寂的小草有梦吗？寒冷中，它怀着一

个取暖的信念，等待着春回大地时，以两片叶的姿态向它问
好。候鸟南飞，一只离群的大雁有家吗？迷途中，它怀着一个
方向的信念，等待柳暗花明之时，以英勇飒爽的姿态向它奔
去。一个追梦的少年，此刻正手托腮坐在窗边冥想，外面确
是无尽黑暗，窗外一片紫藤萝，在雨中，宛如一片瀑布，爆紫
爆绿。雨依旧在下，仿佛比刚才更尽兴了。少年望着远方，望
着这被污浊了的世界。

少年踏步在楼梯上，望着午时窗外斜风细雨，看着如初
春般的生命，嘴角一抹微笑，转身奔向那抹墨绿中去。

梦中的雨
阴 电信学院 李增基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天啊，皮皮在抓鸭
子！”

蹲在磨石盘上的小姑娘睁大眼眸，满是焦急地指向河
中。远处是碧绿青波，寥寥几只土鸭因黄毛狗的追逐而扑闪
起翅膀，溅起几朵狼狈的水花。

听着那阵阵鸭翅震荡空气的声音，小姑娘愤恨地鼓起
腮帮，小手拍向水面：“皮皮———你给我马上回来！你再这样
我就走了！”

在河岸择菜的姥姥慢悠悠放下菜筐子，抬头往河中央
瞥了一眼，打笑说：“乖孙女儿，今晚咱就吃炖狗肉吧！”
“不行不行，我不要！”小姑娘慌慌张张地快速敲打水

面，急切地唤着，绯红的脸蛋紧皱一团。
像是听懂了小主人的急躁，黄毛狗忧郁地望了望前方

几只肥美硕鸭，在水中来了个华尔兹独舞，摇摇晃晃游向河
中央那整齐一列磨盘石，目光欢快，十分忠诚。

择完菜后归家，姥姥一手挎着篮子，一手牵着小姑娘，
泥泞的小路狭窄悠长，草青花香。

“顾瑛，写完作业了吗？”迎面跑来的男孩文奇大声喊
道，跑到顾瑛面前匆忙站稳脚跟，手里握着装满小蝌蚪的水
瓶子，满是飞旋的黑色。
“当然喽！一放学回到家我就开始写了。”顾瑛说着扬起

小脸。
“那好喽！去玩咯，康源他们都在小树林那，我们快过

去。奶奶，再见！”男孩说着拉起女孩粉红色的袖子跑向远
方，蹦过一个个小水洼，躲过一朵朵小野花。很快，两孩子没
了影，只剩下小姑娘姥姥迟钝地嘱咐声。

孩子们在小树林会合，最会玩的当属其中瘦瘦高高的
迪哥，迪哥在孩子们眼里最是厉害，他跳绳跳的最高，每次
玩跳蘑菇和他分到一队就不用想玩输的惩罚了。这次迪哥
手里攥着很多个塑料袋，胳膊窝里还夹着几根长长的细木

枝。孩子们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跟着顾瑛来的皮皮跑到他
身边，好奇地左嗅右嗅，没嗅出什么所以然，露出长长的舌
头，傻傻地看向顾瑛。顾瑛提起小花裙，蹲下，把裙尾卷起
来掖到肚子和腿之间，轻轻顺着皮皮脊背竖起的几根黄
毛。
“我们今天来挖陷阱！”迪哥喊道，眼中闪过几丝狡黠。
几个孩子不明所以，满是兴奋地行动起来。有几个去拽

细嫩的树枝，有几个跑回家找塑料袋，还有几个准备回家抱
几个下田用的锄头铁铲来。顾瑛接过迪哥捡的几根树枝，借
小腿的力把它们一根一根地掰断。树枝干了皮，飘出几丝铁
锈香，浸满了顾瑛的手掌。

迪哥接过锄头，学着家里大人的模样，扬起锄柄，刨出

一个能站四个脚的坑，把树枝悬空横插在坑里，小心翼翼地
铺上塑料袋，再覆上一层薄土，刚翻上来的土颜色深，还要
再撒上一层干土。

小树林在河的东边，孩子们在树林里实验了一番后，跑
到土路上，站了一会儿，确定没有大人后，迅速地行动起来。
文奇觉得这样还不算好玩，拿着铁铲从家里铲出点鸡粪放
到坑里，赢得一阵发笑。陷阱做好了，孩子们躲到树林里，目
不转睛地盯着小路。早早起床的大人们在田地里忘我地忙
碌着，路上这会儿竟没有走过一个人。皮皮倒是在路上欢快
地跑了几个来回，一会儿追着蝴蝶跑，一会儿又逐起了鸭
群，却没一次中招。

顾瑛微微叹了口气，她的皮皮是条傻狗没跑了，却有傻

福。
等不到陷阱被踩，孩子们失落地离开。踩着河中磨石到

河西边，那里岸边开满黄色白色的野花，几朵野兰点缀其间，
开出紫色的小花。顾瑛舍不得采，却想着给姥姥看，摘了一朵
最小的。等着采足够了，他们要到村北头的荒院里比赛厨艺，
院里有伐木留下来的树墩，圈圈年轮刚好构成漂亮的菜板。

几只燕子低飞而过，皮皮迈开短腿，一跃一跃乱扑着，
每次都扑了空，可它乐此不疲。

天似乎是一下子阴下来的，瓢泼大雨霎时而落，孩子们
四散奔跑，还不忘护着刚采的野花野草，还有那从小树林摘
的新鲜叶子，小树林里是这里不常有的矮树，叶子很宽大，
有细细的纹路，用来当“包饭煎饼”是正好的。

顾瑛和皮皮跑回家时，一孩一狗湿漉漉的，大眼瞪小

眼，一个抿着嘴一个摊着舌头，乖乖等着挨训。
顾瑛垂着头，等了一会，没听到熟悉的咒骂声，意识到

姥姥还不在家，边庆幸边怀疑地跑到屋里找干净的衣服换
上，趴在门口的皮皮也慢悠悠舔着自己的金毛，一绺一绺，
直到都舔成亮亮堂堂的样子。

等不到姥姥回来，顾瑛看着看着动画片就歪着身子在
沙发上睡去了。醒来，雨已停，月亮与星星躲在厚重的云层

里，屋子里一片黑暗，只有电视闪着荧荧的光。
顾瑛怕极了，摇晃着身子摸着墙打开灯。耳边除
了电视声，还有风儿有一搭没一搭地撞窗声。

小姑娘怕黑，爬上床，蜷缩在角落里，看
不到月光，找不到影子。小姑娘在心里一遍又

一遍地唤着姥姥。终于，门口传来杂乱的脚步
声伴着几分焦急的咒骂。
“慢点！慢点！轻点！哎呀，让你轻点了！”
“先要抬到床上吗？”
“怎么亮着灯啊！哎哟，我这记性！顾瑛还在

家呢！不知道吃饭了没有。”听隔壁二叔熟悉的声
音，顾瑛心情明亮了起来，又暗淡下去。
姥姥呢？她为什么还不回来啊。
顾瑛跳下床，看着村里叔叔婶婶们把姥姥抬进屋

里，放到床上。二叔看着顾瑛呆愣的眼神，心软地蹲下向顾
瑛温和地解释：
“不要害怕，姥姥只是下雨天路滑，又不小心踩到坑

里，摔了一跤，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兔崽子挖的坑，别让我抓
着他，不然非得好好揍他一顿才行。”
顾瑛这才恍然，那坑……
外面乌云悄悄散开，露出黄澄澄的明月，晕出一圈又一

圈的光辉。
乡亲们相继离开，有几个回到自己家又折回来给顾瑛

送来热腾腾的饭菜。顾瑛不吃饭，搬个小凳子到床边坐着，
胳膊肘放到床上托着腮，一副忧虑的表情，配上她的小小年
纪，着实有些好笑了。
姥姥慢腾腾睁开眼，看向顾瑛。顾瑛出神地望着姥姥干

瘪的皮肤，上面布满了黑色的斑点，像喝光了的牛奶袋，因
顾瑛用力吮吸皱成一团。等了好久，顾瑛如坐针毡，她挪挪
屁股，垂下头。

“姥姥，那个坑，是我……”
“姥姥你疼不疼啊？”
“姥姥，我再也不敢了。”
姥姥有几分欣慰地摸摸顾瑛的头，说：“姥姥知道是你

们，哪里用猜，这天底下还有比你们还能造的孩子吗？”
听出姥姥熟悉又无奈的责怪意味，顾瑛调皮一笑，跑到

饭桌旁端来米粥，学着姥姥喂她的样子，先轻轻吹一下，自

己微微一尝，再送到姥姥嘴旁。
小镇不大，人来人往，都像对待自己家人一般。姥姥不

能下地干活，隔壁二叔还没等姥姥张口就早已帮姥姥种上
了玉米花生。每到傍晚，二叔家的迪哥，就小心翼翼端来饭
菜，有时是鸡汤，有时是排骨汤，每次来迪哥都显得唯唯诺
诺的，老老实实地向姥姥问好。走时顾瑛总能看到他的挤眉
弄眼和揉着屁股离开的背影。

顾瑛有时也会使着不太好用的小手搓着姥姥和她的衣
服，也会不太熟练地生着火，在炉子上烙几个鸡蛋饼，饼很
糊，黑黑的，但姥姥说她很爱吃，每次都吃光了。

清晨，卖豆汁的吆喝声荡在大街小巷，掺杂着几声鸡
鸣，一个小姑娘攥着钱慌乱追寻着。

大家都在等姥姥好起来。
床上的老人倚着墙，戴着老花眼镜正为她孙女织着橘

黄色的毛衣，她不能久坐，总要织一会躺一会才行。
入春多雨，却不用担心，小小的土坑已被孩童悄悄填

好。在那附近，总要有一只调皮的黄毛狗瞪着眼睛，扑向蝴
蝶，几次落空摔在草丛里，惹得行人笑得开怀。

填平的土坑（小小说）

阴 外国语学院 刘雨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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寝室亘长灯，清光透窗棂。
斯氛遣心静，耿耿欲天明。
今朝青龙且卧，待时来云翻寰动斩雷霆！
时闻酣声语，且醉且称觞。

敻绝志天外，壮心雄万代。
众心齐，翌可期，万夫偕发力，创新永无极。
焉时骖得真龙驭，令吾辈鸿业雄图遂寻觅？

驭龙引
阴 能源学院 宗雍康

悠扬深远的旋律响起———我听见了
“斯卡布罗集市”的风铃声。
极具梦幻与深情的音符跨越人山人海，

不轻不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上，掀起一阵如弦动
的涟漪。这琴声极具特色，像弹簧一样带着一点
勾人的回旋；我怔怔起身，寻音而去。
街上人头攒动，老人，孩子，笑着，说着；各种声

音，交织混杂，蒙蒙错错，如同一张由声音编织成的网。然
而那一段旋律却如此夺人心魄，在一众喧嚣中脱颖而出，牢
牢摄走了我的心神。

———那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怀里抱着来自新疆
的乐器热瓦甫，悉心教导着另一个抱着琴的老人。

须发花白的老人垂着眼睛，小声哼着斯卡布罗集市的
旋律。我与他隔着一条街道，透过人山人海的缝隙，窥见了
这一隅安宁。

那天的太阳很好，阳光透过细细密密的树叶，金粉一般
倾斜下来，落在两位老人的肩上，留下一片稀碎的光影。

而适时的风飘然而过，吹动了光影，也吹摇了过客的心
旌。

围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二位老人却置若罔闻，只是
安静地弹着那一曲“斯卡布罗集市”。迷幻浪漫的曲调重复
了一遍又一遍，无人对此感到厌倦，也只是静静地听着。

安静的有些过分的画面被一个婴儿车的出现打破。
金发碧眼的娃娃开心地笑起来，像是在随曲歌唱，为古

老的旋律带来了一丝鲜活的生机。
老人停下拨弦的动作，笑着望向那个粉雕玉琢的洋娃

娃，询问她的父亲他们来自哪里。
俄罗斯。

同样金发碧眼的父亲用着不太标准的汉语回答。
我看见老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笑意。
他端起琴，转向婴儿车里的小朋友，弹起了一曲喀秋

莎。
充满弹性、富有生机的旋律响起，一改刚才安静悠扬的

风格。那一颗一颗音符几乎被实质化，一个接一个地从琴弦
上跳出来，如同苍鹰掠过湖面，奏响一曲热情的歌谣。

来自俄罗斯的父亲突然用俄语放声高歌，我刹那间屏
住了呼吸，内心是极大的震撼。
这是两个国家的音乐碰撞，也是一场极具水平的艺术

交流。是在异国他乡听到的故土旋律，以及本土人民对远行
客最大的热情。来自中亚的草原与高天邂逅了大陆最北端
的热烈和冰雪，碰撞出别具一格的火花。裹挟着青草气息的
干风被伏特加点燃，浓郁的酒香一下子弥漫，灌醉了两个民
族的人。
恍惚间，我又来到了莫斯科的晚郊，轻快的旋律再次变

得绵长，鼎沸的人声在此刻消失不见，只剩下夏日的静谧与
安宁。我的耳边仿若响起似有若无的蝉鸣，倾泻的月光如同
落在地面的银河，月光向远方漫延……最终与天上的星星

交织在一起。
两曲奏毕，我看着身边在此驻足的人，看着他们脸上热

情洋溢的笑容，竟然有些怅然若失。
我想，这大概就是音乐的意义吧。它可以跨越万水千

山，仅凭音符便将两个国家的人联系在一起。音乐无国界，
艺术无国界。世界的文明是如此丰富多彩，也是如此耀眼夺
目，而我永远会期待着它们的交流与碰撞，也永远会为之而
热泪盈眶。

是音动
阴 文法学院 景彤

淡辰星紫月影勾魂，了却归梦，

一路风尘，少年此去却寒门。
花香心影涟漪扰神，回首凝噎，

转而自哂，暂别何故此番忱。

采桑子·暂别家乡
阴 计算机学院 姚昊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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